
! ! ! !"#$年的一天下午，北京解放
军 %&$ 医院一层西侧的周恩来病
房。
周恩来望着坐在床边软椅上的

邓颖超，忽然开口说：“我肚子里有
很多很多话没和你讲。”邓颖超看着
他的眼睛，语调深沉地说：“我也有
很多的话没给你讲。”
两人没再说话，只是对望着。过

了一会，邓颖超说：“只好都带走
嘛！”

近 '& 年后，() 岁的赵炜向记
者讲述了她目睹的这一幕。
“什么《邓颖超日记》，你说是不

是胡扯、荒谬？邓大姐这么有党性，
怎么可能会写那种日记？我在她身
边呆了 *+年，没见她写过一页日
记！有些人就是为了借此攻击总
理！”曾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的赵炜
有些激动地说。
周恩来的卫士、后任中共中央

警卫局副局长的高振普同样告诉记
者：“我们后来清理他们俩的遗物，
没有看到任何日记。”

所谓的《邓颖超日记》，早在 (

年前周恩来逝世 ,-周年时，时任中
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第二
编研部主任，现任周恩来、邓颖超研
究中心主任的廖心文就听说了。她
告诉记者，她当时特意向据称启封
了日记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求
证，对方明确否认了这一说法。而消
息中提到的另一个单位“中央理论
研究室”，根本不存在。

今年 * 月 ' 日是邓颖超诞辰
..-周年，日记之说卷土重来，更加
添枝加叶，如说到周恩来向邓颖超
倾吐了自己一生的若干遗憾云云。
在生命的最后岁月，周恩来确实惦
记着几件心事，但绝非如“日记”所

说的那样。

“邓大姐表现得和
平时一模一样”

."+*年 $月 .*日，周恩来的
尿常规中第一次检验出 ' 个红细
胞。医生马上向邓颖超报告，并跟她
共同商量了说服周恩来进行尿液复
检而不让他起疑心的办法。
副卫士长张树迎和卫士高振普

负责协助医疗组留尿样。高振普记
得，有一次他们陪同周恩来去广州，
还在当地买了一个暖水瓶，送尿样
回北京。
随着尿常规中红细胞的逐步增

加，一段时间后，经京津沪专家会
诊，由著名泌尿科专家吴阶平任组
长的周恩来医疗组向中共中央呈交
了书面报告，称其病情确诊为“膀胱
移行上皮细胞癌”，力陈及早治疗的

好处。
按照党内保健制度，凡是政治

局委员以上领导人的治病方案，须
经毛泽东批准后才能实施。根据中
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毛泽东传》和
《周恩来传》所载，毛泽东叮嘱这件
事对外要保密，并建议不要开刀。
“开刀容易扩散，有危险，是否可通
过中医的方法，用中药来控制病
情？”遵照指示，医疗组没有将确诊
结果告诉周恩来。
“总理心里很清楚病情，我们也

清楚。总理知道我们很清楚，我们也
知道总理很清楚。但谁都没有捅
破。”高振普告诉记者。

."+,年 .月 .,日清晨，通宵
批阅文件后的周恩来出现全程血
尿，这是他确诊后发生的首次血
尿。
医疗组立即向中央写了病情报

告，同时采用内科保守疗法维持，又
勉强地拖了一段时间。

, 月 .- 日，经中央批准，周恩
来终于在玉泉山进行了第一次膀胱
镜检查和电灼术治疗。邓颖超陪同
前往。

虽然邓颖超从来没有透露过，
但此时西花厅的工作人员私下都已
知道了，周恩来得了重症。“邓大姐
表现得和平时一模一样，无论表情
还是动作，都没有表露出什么。”赵
炜不禁感叹，邓颖超做地下党工作
出身，自制力远非常人可比。
这次手术后，周恩来只休息了

两周，便返回了西花厅。因工作繁
忙，后续治疗断断续续。
当年 .-月的一个晚上，周恩来

再次出现血尿，恶性肿瘤复发。."+'
年 ,月 .*日，他做了第二次膀胱镜
检查和电灼术治疗，但效果极不理
想，病症很快又复发了。

."+'年 /月，周恩来终于住进
了解放军 ,-$医院。这一去，他再也
没能回到西花厅。

手术室前突然要
“伍豪事件”的材料

."+$年 "月 *-日，周恩来要
进行第四次大手术。
邓颖超一早就到了医院。留在

西花厅的赵炜突然接到高振普的电
话，说周恩来要看关于“伍豪事件”
的文件，让她赶紧把记录稿送到医
院。她愣了愣，不知道周恩来为什么
在这种时刻忽然想起这份文件。

.",*年 *月，上海《申报》刊登
了一则《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伍
豪是周恩来曾用过的笔名）。启事系
国民党特务伪造，三天后在上海的
中共地下党就设法在该报刊登了辟

谣启事，."'*年延安整风时再次得
到澄清。但是，."/+年 $月，红卫兵
从旧报纸上看到此事后上报，江青
等人又开始借题发挥。
邓颖超将西花厅工作人员全部

召到一起，包括秘书、卫士、服务员、
司机和厨师都来了。她介绍了“伍豪
事件”的经过，要秘书赵茂峰从北京
图书馆借出 .",.年和 .",*年间上
海出版的几种报纸，查找关于此事
的原始资料。

工作人员不分昼夜地翻报纸。
旧报纸堆在一起有一人高，而且是
竖版，找起来很是困难。但最终，他
们从《申报》上找到了这两则启事的
原件。
周恩来让赵炜请来新华社的摄

影师钱嗣杰，将这两张旧报纸一一
拍照留证。."/+年 $月 ."日，他亲
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明情况。
毛泽东没有表态，只简单批示：“送
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
阅，存。”

."+* 年 / 月 *, 日，毛泽东让
周恩来在“批林批孔”整风汇报会
上讲一讲“伍豪事件”，周恩来作
了题为《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
载所谓伍豪启事真相》的报告。报
告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会议处做
了录音，并根据录音整理出了文字
记录。
根据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的决

定，会议记录将由周恩来签字，之后
录音、文字记录和所有相关资料将
存入中央档案馆，并发给各省市自
治区和各大军区党委存档。
但不知道为什么，周恩来看完

了会议记录稿后，却一直没有签字。
记录稿就在周恩来的办公室里保存
起来。

邓颖超：为了周恩来的最后心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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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外婆和我
殷健灵

! ! ! ! ! ! ! ! ! ! !"今天是您的生日

这时候的外婆已经不太能表达，不能表
达饥饿、疼痛、伤心或者难过，连食物好吃不
好吃也不说。她只是长时间地沉默，听凭别人
的摆布———你让她起床，她就起床；你让她如
厕，她就如厕；你让她努力站起来，她就配合
你站起来……
衰老仿佛黑色的影子，我们看不见它，却

能感觉到它正每分每秒地以加速度疯狂侵蚀
外婆的身体。当一个人生命的钟摆摆动的频
率越发迟缓，衰退便狞笑着加快了步履。我担
心着，外婆的两只胳膊是否也会因为我们的
用力搀扶而变成青紫的颜色呢？但是，直到外
婆永远离去，我都无法揭晓这个答案———天
气太冷，且外婆过于衰弱，我再也没有机会给
她洗澡，没有机会仔细观察她的身体了！

外婆身体的新陈代谢已经变得很慢很
慢，她在父母房间里睡了两夜之后，两侧胯部
出现了褥疮。妈妈需要精心护理她的褥疮。她
让爸爸去药房买来褥疮膏，每天数次给外婆
敷药、换药。我们又想了许多办法，买来局部
防褥疮垫圈，让外婆垫着入睡。但才过一夜，
身体与垫圈接触的部位又出现了新的褥疮。
我们只好再在网上寻找别的办法。
起初几夜，外婆在父母房间睡得安静。后

来，她开始整夜大声说梦话，吵得父母无法休
息。实在支撑不下，妈妈考虑到外婆半夜不会
随意起身了，不太可能发生意外，一周后，还
是决定让外婆睡回自己房间。
对这个举动，外婆并没有什么反应。就在

半年前，每天只要到了睡觉时间，我或者妈妈
送她回房间时，她都要反复央求我们和她一
起睡。但是现在，她连这个要求也不会提了。
她每晚安静地上床，乖乖地睡觉，到了后来，
她连自己翻身的能力似乎也失去了。
虽然外婆起床行动都很困难，但妈妈和

我都不愿意让外婆就此卧床，希望她能尽可
能地保持一些生命的活力，因此，仍旧每日勉
力地帮助她起床，借助助行器走到沙发那里。
然后，几乎是在沙发上坐一整天。很奇怪，那

一整天，即便喝过水，外婆小便
的次数也很少，好像是有意为了
不让妈妈费力似的。她嘴上不
说，却仿佛知道，我不在家，妈妈
一个人搀扶她是超出她体力的

极限的。
.月 *'日，阴历十二月十三，是外婆的

生日。早先曾计划去顺风饭店吃生日饭，考虑
到外婆的状况，我们决定不去了。.月 *-日，正
逢周日，我休息在家，买了一个 *.0123的朗
姆酒蛋糕，爸妈下厨做了些菜，准备提前给外
婆过生日。那一整天，外婆精神萎靡，神志不太
清楚。我在她耳边说：“今天是您的生日。”她也
反应不大。吃晚饭时，我喂她吃了一块蛋糕，她
坐在饭桌前，吃得缓慢而艰难，但还是吃完了。
我给她找了一张相，照片中的外婆，两手无力
地扶着桌面，头耷拉着，昏睡了一般。

4月 *.日，外婆精神略好，晚饭居然没有
让我们喂，是自己吃的，而且吃得很干净。开
饭前，她还念叨着：“明高怎么不来？”（明高是
爸爸的名字）我说：“明高在厨房里炒菜。”很
庆幸，以后几日，我用 5678拍下了外婆最后
的几张照片，还有两张我和外婆坐在沙发上
的自拍合影，分别是 4月 )4日下午 /点 %"

分和 )月 4日的傍晚。照片中的外婆戴着妈
妈给她做的粉红色围兜，面带微笑，表情自得
其乐，气色看上去也不错。
我终于在网上搜索到一种效果显著的防

褥疮气垫床。4月 )'日傍晚，我和妈妈一起
再次光顾那家康复用品商店，给外婆买来了
轮椅和那种防褥疮气垫。我们回来时，爸爸已
喂外婆吃过晚饭。爸说，都吃完了，胃口还好。
从 )9.*年下半年开始，外婆一直是吃婴儿辅
食，各种鱼泥、肉泥、果泥、蔬菜泥，和米粉或
者面糊拌在一起。她的嘴里没有一颗好牙了，
吞咽功能也衰退了。我低头看看外婆，她与其
说是坐在沙发上，不如说是半躺在靠垫上。她
连坐的力气也没有了。
见到我和妈妈回来，又看到新添的轮椅，

外婆强打起精神。我们把她扶到轮椅上，推着
她在房间里走了一圈，她有些高兴。然后，回
到她的房间里，她在一旁看着我们在她的床
上铺气垫，看着气垫一点一点充气，鼓胀起
来。她伸手轻轻触摸了一下坐在床架子上的
爸爸的腿，似乎想说什么，却没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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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惊出一身冷汗

一大清早，衙役皂班就四出街巷，招来了
许多早起忙活的堕民。县丞、典史、巡检又各带
人去到左近几处寺庙，遵知县大人命，刻意邀
集了些许的僧侣沙弥。段光清今日要亲赴羊
庙。一路之上，触目惊心，犹觉四下弥散着杀气
和血腥。日后段光清在他的《镜湖自撰年谱》记
下了当日所见：“现场惨不忍睹。上田下河，死
尸乱倒，田泥血汗，河水红流……”
听着动静，周祥千走出山门，看

见官道上有一拨人马慢慢过来，先
是一顶官轿，又见纸钱抛散间，一群
黄色袈裟的出家僧人一边合十默念
经文，一边随着走来。少顷，队仗停
下，段光清从官轿上下来。周祥千看
那县令，有五十来岁年纪，比之吊眼
皮冯翊，自有一付沧桑威严之貌，眼
神率直锐利，神态沉稳不乱。
段光清面对大路上严阵以待的

“迎候”人众，晓得那领头之人的就
是周韩村的周祥千了。段光清当下
就平稳说道：“本官今日来此，是以
石山弄十三个乡民，换回被你等拘
押在此的朝廷命官！”十三名乡亲换一个几成
累赘的官将，周祥千觉得正中下怀，于是即对
左右人说：“去将那官爷带来！”
正在此时，东面扬起一片土尘，跟着便是

人影纷乱，脚步杂沓，原来是九分带着石山弄
的众乡亲风风火火地赶来了。俞能贵于宿醉
中被人推醒，提刀押着那无帽无靴、衣衫褴
褛、浑身污秽的官爷赶来了。“昨日要换不换，
今日却来找死！”九分这时没等秀才发令，一
步上前挤开阿贵，割断了官爷身上的麻绳。
那边十三个人松绑后，迎面跌跌绊绊地

跑了过来。大家拥作一堆，好不高兴……
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乡亲们忽然发

现，十几个乡亲一夜之间全都鼻青眼肿，遍体
鳞伤！再看那官爷，这时早已由兵勇拥着，快
马加鞭，一溜烟地往城里去了。这一下子，大
家就不干了，发辫盘头、衣衫不整乡民按捺不
住，他们手握刀枪，日爹操娘地高声叫骂着，
一边就激愤凶狠地将县太爷团团围住了！
俞能贵一看机会来了。现在杀他县令，就

没有什么顾忌了。
段光清见俞能贵眼色阴狠，一脸狰狞，伺

机逼上前来，自己却又无处退身，陡然就惊出
一身冷汗！
幸得周秀才举手喝阻，才没有发生意外。

段光清于是神情凝重，大声说道：“众位乡亲，
你等何不想想，昨日在这田滩河沟，你等乡民
杀了多少官军？你们怎么就吃亏了呢？”
此语一出，骤然在狂躁的热气中洒了一

瓢凉水，周祥千与众乡亲就一起动着了一个
心念：县太爷这说的倒也是。大家方才
的激愤，顿时就泄了一多半，连握刀持
械的身手，也松弛了下来。
这里还没有消停，人群忽又闪开

一条道，只见张潮青包扎着肩膀，吊起
一只胳膊，另一手提刀，闯了进来。他
定睛看着那县令，如同仇人相见，分外
眼红：“好你个狗官县令！前日来村里
张贴告示，隔日便指派官军前来屠村！
好不阴毒，着实可恨！今日不杀你，难
平心头之恨！”说着便要提刀向前，众
人“嗡”地齐声惊叹，鸦雀无声。

昨夜宿在横泾祠堂的李芝英，听
得县令到了羊庙，顿觉是天赐良机。他
对张潮青道：“今日务必杀此县令，以

示我等全体之造反不归之念！”今日行得此
事，方才可将周祥千彻底逼上绝路。
段光清刚又惊出一身冷汗，周祥千却将张

潮青挡住：“潮青且慢，容我问过话来。”然后周
祥千再次面对段光清，昂然喝问：“你段知县前
些日先来村里问话，接着又贴告示，随即再出
动大军扑杀过来，出尔反尔，是何道理？！”
乡亲听秀才问得有礼，跟着叫嚷喧嚣起

来：“对对！只问县太爷是什么道理！”“只问你
县太爷，官军预备什么时候再杀过来！”“你县
太爷不要忙着收尸，免了等下官军又再杀来，
又要收拾一趟！”
段光清知道在此关头，必须按捺住心神，

有理有节，进退有据，他当即朗声说道：“你等
前日聚众进城闹事，本县处置，仍以日前告示
为主。至于巡抚大人遣派官军前来，其决断行
止，自有他的主张，并未与本县商量。本县今
日来此，只为交换人质，避免两相伤害，又为
收殓官兵尸骸。这些死难官兵，也只是吃着官
粮，受着差遣，况且天气正是潮热，不消多时，
这些尸体必定腐烂恶臭。现在让死者尽快入
土，才是人情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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